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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仓道”命名研究

提要：米仓道作为夏末商初巴人开辟的一条通道，其重要性在于：

北上夺关中占中原必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夺汉中，南下亦必先夺汉中

然后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征巴蜀据西南，其主要用途就是军事。唐宋时

期，米仓道沿途州县基本都在一个政区内，官员视察，文书传达，商

旅往来，其通行率达到了历史时期的高峰。元代设立陕西、四川二行

省，此前以“山川形便”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原则被弃之，继而被

以“犬牙交错”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形式所取代，除了商旅，再无

政治上的联系，米仓道开始边缘化，通行率大大降低。明正德初年“鄢

蓝之乱”后，地方官员审势稽变，为加强防务，嘉靖年间先后在米仓

山区重建米仓关、巴峪关，米仓道一度时间被管控。至清代，米仓道

逐渐被行人冷落，基本荒废。粮道、南北路、王公路、巴岭路（巴岭

山路）、大行路……不同时期米仓道有不同的称谓。直至清康熙年间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将其更名“米仓道”，其名沿用至今并

固定。命名“米仓道”，使这一条翻越米仓山的古道有了清晰而独特

的辨识度。作为一条存在数千年的古道，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是

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

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它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也承载着历史

人文的形象记忆。

关键词：米仓山；米仓道；《读史方舆纪要》；命名



米仓道即今四川巴中市通往陕西汉中市的古道。四川与陕西的界

山——大巴山脉西段的米仓山将它分为南北两段：今巴中市巴州区、

南江县辖境为米仓道南段（巴州区东、南、西向的古道系米仓道南段

延线），今汉中市南郑区辖境为米仓道北段。

米仓道是古蜀道的重要线路之一，与金牛道、荔枝道构成巴蜀地

区进入关中的三条主线路。米仓道并非单一线路，在巴蜀地区通往关

中的路网中，与金牛道、子午道等相互关联，但自成体系，有其自身

的主线、支线，是多线复合的南北交通网络。

米仓道夏末商初为巴人开通，秦末始为官道。刘邦据汉中，巴蜀

之民供给军糈，米仓道是输送粮草的道路之一，时称“粮道”。唐宋

以降，南北路、王公路、巴岭路（巴岭山路）、大行路等称谓不一。

清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将其更名“米仓

道”，其名沿用至今并固定。

顾祖禹为何将这条古道命名“米仓道”？本文旨在从“史源学”

角度探讨这条古道的称谓变化及其被重新命名的依据，有求于方家教

正。

“米仓道”称谓举隅

秦汉以来，米仓道经历了粮道、南北路、王公路、巴岭路（巴岭

山路）、大行路、米仓道（米仓关道）等称谓变化。



粮道。“粮道”并非专指米仓道。楚汉相争，凡是巴蜀地区

往南郑、三秦地区运送物资的通道均可称“粮道”。米仓道是当

时最便捷、最重要的粮道之一。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同“镇”——引者）抚

谕告，使给军食。”既然“使给军食”，军食必须通过道路运输，米仓

道就彰显了战时运送军糈的功能。

《汉书》卷一《高帝纪》“……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刘

邦日后在洛阳南宫招饮群臣，表扬萧何“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

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刘邦表扬萧何的话与《史记》记载同），句

中的“粮道”就泛指当时进入巴蜀地区的通道，其中就包括米仓道在

内。

南北路、王公路。“南北路”“王公路”见郑子信与无名氏在米仓

道的题名。

今南江县公山镇与沙河镇之间二洞桥附近石壁上，有“天宝四载，

太守郑子信，此南北路移险造阁记”题名。《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

四十《山南西道八·集州》“……天宝元年改为符阳郡，乾元元年复

为集州”，记载集州（今南江县）天宝元年（742）改政区名为符阳

郡，乾元元年（758）由符阳郡又改为集州。“天宝四载”即唐玄宗

天宝四年（745）。“太守郑子信”，太守即郡守，郑子信当为符阳郡

太守，其生平事迹失考。据此题名，可知米仓道唐玄宗时名“南北路”。

四百八十年后，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



州·碑记》中，将该题名记载为“《修路记》，郑子信撰”。

当然，“南北路”也并非专指米仓道——这种按道路走向命名、

凡是从南至北的道路均可称“南北路”，它与“粮道”称谓一样，无

鲜明地域特征，命名平庸。

《（道光）南江县志》下卷《杂纪》：“赤溪路侧，岩石倒于道。

右有‘王公路’三大字未毁，笔势遒劲，方正端严，近颜鲁公（即颜

真卿——引者）法书。年号、题名俱毁，识者惜之。”《（民国）南江

县志》第一编《古迹志》亦记载此事。“赤溪”即今南江县赤溪镇，

米仓道贯穿境内；“王公”泛指达官显贵，“王公路”当指官道。刻此

三字的岩石于 1951年修巴中至南江的公路时被毁。

巴岭路（巴岭山路）。“巴岭”“巴岭山”之名最早出现于北魏后

期郦道元撰《水经注》卷二十《漾水》、卷二十七《沔水》。“岭”“山”

在古巴国境，故以“巴”字冠名，路因山名，跨越其间的道路便叫“巴

岭路”“巴岭山路”。“巴岭”“巴岭山”是今巴山或大巴山名称之滥觞。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二《山南道三》：“（兴元

府）西取巴岭路至集州二百八十里。”“西取”应为“南取”，“巴岭路”

即米仓道。

北宋初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山南西道一·兴

元府》“四至八到”条记载兴元府“南取巴岭路至集州三百里”，卷一

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巴州》“四至八到”条记载巴州“东北取巴

岭路至长安一千二百二十里”，卷一百四十《山南西道八·集州》“四

至八到”条记载集州“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四百里”。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兴元府“西取巴岭路至集州二百八十里”

（应为“南取”），《太平寰宇记》记载兴元府“南取巴岭路至集州三

百里”，二书记载的里程相差不大。但《太平寰宇记》记载巴州“东

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二百二十里”、集州“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

千四百里”就明显属于误载——巴州在集州（今南江县）之南，较之

集州，距离长安里程更远；集州在巴州之北，较之巴州，距离长安里

程更近，怎么比巴州至长安还多出一百八十里路？

大行路。“大行”系古时接待宾客的官吏，“大行路”当为宾客

来往的官道。

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

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

以縆萝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

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疑为“步武”，古

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此处意为脚步——引者）也。其绝顶谓之‘孤

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

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

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

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入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

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

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

宋代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广记》，该书卷三百九十七“山”目亦

收此条。“大竹路”之说又见于宋代笔记小说总集《类说》卷五十四。



刘广生、赵梅庄据此在《中国古代邮驿史》第九章《宋代的邮驿·宋

代的驿道分布和网络·北宋的驿所分布和网络·西路》一节写道：“北

宋时自陕入川，尚有多条南北谷道，其中以大竹路利用较多。这条谷

道起自南郑县，西南越大巴岭，过米仓关至巴州，经归仁县、梁州、

合川至渝州。”① 蓝勇、王子今等学者也认为“大竹路”是因沿途

多竹而得名。②

其实“大竹路”应为“大行路”。《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

纪五十九》胡三省注：“今兴元府，古汉中之地也。兴元之南有大行

路，通于巴州。其路险峻，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高处谓之‘孤云两

角，去天一握。’孤云、两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

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仓山，下视兴

元，实孔道也。”该书卷第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胡三省注：“巴

州在三巴之中，谓之中巴。兴元之南有大行路，径孤云两角，过米仓

山则至巴州。”胡三省注均作“大行路”。“行”字篆书极易同“竹”

字混淆，故疑“大行路”为“大竹路”之误。

米仓关道、米仓道。此乃古道的最终定名，也即是今天的叫法。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

……志曰：汉中入关中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谓入关

中之道三者，一曰褒斜道，二曰傥骆道，三曰子午道也；所谓入蜀中

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曰米仓关道也。



又“米仓道”条：

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后汉建安

二十年，曹操击张鲁，鲁闻阳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贾耽曰：

“兴元之南有道通于巴州，路皆险峻，中间有米仓山，在南郑西南百

四十里。又有孤云山，行者必三日始达于岭，所谓‘孤云两角，去天

一握’也。”孤云两角，或谓二山名，或云孤云山有两峰对峙耳。米

仓南临中巴，巴州在三巴之中，谓之中巴。北瞰兴元，实为孔道。是

时张郃守汉中，亦由此入巴中，进军宕渠之蒙盪石，为张飞所败而还。

自是由汉中入三巴者恒取道于此。五代梁乾化元年，岐王李茂贞遣刘

知俊侵蜀，围王宗侃于安远，遣使求救于蜀主，自中巴间行至泥

溪。……宋开禧二年吴曦叛，引金人入凤州，兴元帅程松亟趋米仓山，

由中巴遁入阆州，复顺流趋重庆。绍定四年蒙古入洋州，分遣其将莫

哥自洋州趋米仓……

“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读

史方舆纪要》这部“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魏禧《读史方舆纪

要·叙》）为这条古道再次命名，并成定名。

“米仓道”命名依据

一、米仓道命名与刘邦据汉中，巴蜀之民供给军糈有关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

《汉书》卷一《高帝纪》：“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

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

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

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

迁也。吏卒毕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三

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同“悦”——引者），遂听信策，部署诸将。

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因巴蜀民众筹粮有功，“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

巴蜀粮食充足，“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

令民就食蜀、汉。”日后刘邦又在洛阳南宫招饮群臣，表扬萧何：“填

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引文均出自《汉

书•高帝纪》）。《华阳国志•汉中志》的记载相同：“项羽封高帝为汉王，

王巴蜀三十一县。帝不悦。丞相萧何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

于死乎？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则伸于万

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

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帝从之，都南郑。及项籍弑义帝，高帝东

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

卒平天下。”

刘邦封汉王，任命萧何为丞相。刘邦率军平定三秦时，萧何留守



汉中，镇抚巴蜀，告示百姓归附，让巴蜀民众供给军糈。作为大后方，

位于西南的巴蜀之地当时是稻米的主产区之一，稻米等军用物资便从

南往北源源不断输送到南郑及三秦地区。巴蜀因盛产稻米，被形象地

喻为“米仓”，这条给汉王刘邦输送军糈的古道，从功能讲，当时名

“粮道”，加之它翻越后世名叫“米仓山”的大山，顾祖禹便将它命

名“米仓道”。

二、米仓道命名与“米贼”在通往巴蜀的道路上建义舍置义米有

关

王子今先生认为，经过巴山，联系巴中和汉中的米仓道很可能很

早就已经开通。但是这条古道通行的早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名。

米仓道得名或许与“米贼”“米巫”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

利用这条道路有关。思考这一问题，亦应当注意“五斗米道”推进公

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米仓关”称谓应当来自米仓道，而“米

仓道”和“米仓山”定名的先后尚未可知。不过，“米仓道”“米仓山”

“米仓关”名号的由来，应当都与“米”有关。王氏引《说文》“仓，

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凡仓之属

皆从仓”，“米仓道”“米仓关”名号所见“米仓”，说明“米仓道”“米

仓关”联系和控制的地区，当时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收成应颇有

剩余，可以储积即“取而藏之”。③

《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

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

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



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別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

脩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

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

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黃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

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同“悬”——引者）于义舍，行路者量腹

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

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

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初平中，以

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

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过多，云鬼

病之。其市肆贾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学道未信者，谓

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

米，故世谓之‘米道’。”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附张鲁）》：“鲁字公旗。初，祖

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

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

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

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

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



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

理，民夷信向。”

张鲁，字公祺（《后汉书》作“公旗”），沛国丰邑（今江苏徐州

市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四川，在鹄（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

邑县）学道，编造道书迷惑信众。与之学道的人须交五斗米，当地人

称张陵“米贼”。张陵死，其子张衡继承遗业；张衡死，其子张鲁继

承衣钵。益州刺史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命他与别部司马张脩一

同带兵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鲁借机杀张脩，夺其兵权。刘焉死，

其子刘璋继位。因张鲁不顺从刘璋，刘璋将张鲁母亲一家人尽数诛杀。

张鲁据汉中后，用鬼道迷惑百姓，自称“师君”。那些跟随他初学道

的人都称“鬼卒”，学道到一定程度时改称“祭酒”。祭酒各领部众，

人数最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张鲁教导教民诚实守信用，不要欺诈，有

了缺点、错误要自我反省与检讨，其教义大致与黄巾军同。各祭酒在

道路旁边建起义舍，像驿站一样，置义米、义肉于义舍中，往来巴、

汉的行人根据自己饭量大小吃饱为止。如果贪吃，鬼神就会让他生病。

教民如果犯了法，前三次可以原谅，再犯就处死。基层不设置长官，

一切都由祭酒来管理，汉人和少数民族人都乐意接受管理。

“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这正

是“五斗米道”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的举措，也是“米

贼”“米巫”在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的佐证。

三、米仓道命名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需物资有关

宋金战争期间，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作为大后方，其所



属州、县积极为前线的宋军筹集粮草，通过不同途径运往前线。利州

东路所属的巴州及其属县难江县〔明正德十一年（1516）更名“南

江县”〕因米仓山阻隔，亦是宋金战争的大后方，正好又位于米仓道

南段，巴州、难江县为前线运输粮草，必须经过米仓道。

巴中市巴州区南龛第 065龛外龛左壁题记：“曾口县令冯翊杨百

药，自祁山运米回县，纵步于此。有宋乾道改元乙酉仲春清明日，男

庭芝侍行。”

此乃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利州东路巴州曾口县令杨百药在儿

子杨庭芝陪同下，率民工经米仓道至兴元府，再经故道（陈仓道）南

段、阴平道（略阳—文县—西和），往抗金前线祁山（今甘肃礼县祁

山镇）运送军粮，返回巴州后，在南龛的题名，时为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清明节。时值宋金签订“隆兴和议”，宋再割商州、秦州给

金兵。

不仅军需通过米仓道运输，前线重要信息也通过米仓道传播。

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琉璃寺）摩崖石刻：“绍兴三年

二月十五日，金贼犯兴元府。弓级任荣记。”

绍兴三年即公元 1133年。此乃宋金战争初始阶段。金兵侵犯兴

元府（宋代汉中仍沿袭唐代旧称，名“兴元府”），消息正是通过米仓

道等入蜀道路向大后方传播。

四、米仓道命名与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米仓道》引贾耽“兴元

之南有道通于巴州，路皆险峻，中间有米仓山，在南郑西南百四十里”，



可知“米仓山”这一山名唐代就有了。贾耽，字敦诗，唐德宗贞元九

年(793)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曾任山南西道、

山南东道节度使，对今秦巴地区山川形胜了如指掌，也多有研究，一

生撰著颇丰，《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

笔者曾考证《山海经》卷五《中山经•中次九经》中的“风雨之

山”即米仓山。秦汉时期，米仓山名“风雨之山”。④

《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米仓山》：

“《系年录·绍兴三年》云‘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

孔道。”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

州》引此条云：“《系年录》‘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

孔道’，即今关堡相望矣。”

“王岩叟《系年录》一卷”见《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文

艺二》，今佚。王岩叟，元祐六年（1091）拜枢密直学士，事见《宋

史卷三百四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再将时间延后，至迟北宋时期巴

州北境就有山名“米仓山”。在山的最高处，可以俯瞰兴元府周边地

区，山中有“出兵之孔道”（行军的大道），这孔道就是米仓道。按曹

学佺“即今关堡相望矣”的说法，明代中后期，米仓山关隘与堡垒遥

相呼应。洵不诬也！明嘉靖八年（1529）重修的米仓关、嘉靖二十

一年（1542）重修的巴峪关可证。

《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三《利州路·兴元府·景物下》“米仓山”

条：“一名仙台山，详见仙台山下。”又“仙台山”条：“《晏公要类》

一名玉女山，在南廉水县。《道家生经》云，此山仙人、玉女所居之



地，一名米仓山，与大巴山相连，有韩信庙及截贤岭，云萧何追韩信

至此。”该书卷一百八十七《利州路·巴州·景物下 》“两角山”条

王象之按语：“……近者开禧逆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者，亦多由米

仓（山）以东归，此正趋荆楚之路。”

南宋徐梦莘编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五：“……至是复

念非庶不可以抚葺兴元，乃复起庶参谋，委之巴南，招抚散亡，俾驰

诣巴州，措置梁、洋一带。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军民，

不数日，远近来会。巴之北境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于是

金人不敢深入。”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十五·程松》：“……未几，

金人封曦为蜀王。曦遗松书讽使去，松不知所为。兴元帅刘甲、茶马

范仲任见松，谋起兵诛曦，松恐事泄取祸，即揖二人起去。会报金人

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躏，一城如沸。松亟望米仓山遁去，由阆州顺流

至重庆，以书抵曦，丐赆礼买舟，称曦为蜀王。”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列传第一百二十六·郭浩》：“ 绍兴元年，

金人破饶风岭，盗梁、洋，入凤州，攻和尚原。浩与吴璘往援，斩获

万计。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浩讨平之。”

《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四《汉中府·山川·米仓山》：“在府城南

一百四十里，上有韩信庙，相传萧何追韩信至此。”

以上是宋代、明代文献对米仓山地望的记载。下面我们再看看顾

祖禹对米仓山的记载。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米仓山》：“在府



西南百四十里，牟子才云‘汉中前瞰米仓’是也；又孤云山在米仓西，

志云‘山在褒城县南百二十里，亦曰两角山’，皆南达巴中之道也。”

牟子才，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员、学者，《宋史》有

传。引文说明南宋时期米仓山地理位置同样重要。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巴岭山》：“在府

西南一百九里，亦曰大巴山。其山延绵深广，中包孤云、两角、米仓

诸山，南接四川巴州之小巴山。”引文旨在说明唐代的巴岭山（巴岭）

就是大巴山，大巴山又包括孤云、两角、米仓等山，或者说孤云、两

角、米仓等山组成大巴山，大巴山是整体，孤云、两角、米仓等山是

局部。大巴山面向汉中，与南向四川巴州（南江县）的小巴山山体相

连。顾祖禹对大、小巴山的界定，正好与明嘉靖十七年（1538）戊

戌科巴州籍进士周建邦在《创建巴峪关记》⑤中写的“大巴山南峙面

蜀，小巴山北峙面秦”相反。《读史方舆纪》卷六十八《四川三·保

宁府·南江县》“大巴山”条：“县北二百里，高耸千寻，岩径极险，

春夏积雪不消，与汉中诸山相连，为巴、汉巨镇，梁州中土也，一名

巴岭山。又小巴山，在县北百里，其险次于大巴，而高峻积雪相似。

又米仓山在县北八十里。”又“巴江”条：“在县南。《志》云：‘南城

下有几水，古名难江水。源出巴汉间，自东北汛激而来，循公山之麓，

纡回而下，汇于巴水，如几然。’又南江源出米仓山，亦自县治前而

南与巴江合，盖二水即巴江上流也。”

鉴于“出兵之孔道”翻越巴岭，又主要跨越米仓山，这条孔道命

名“米仓道”就顺理成章了。



巴岭（巴岭山）实际就是大小巴山的统称，米仓山是巴岭的支脉

之一，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今天，现代地理学已将大巴山、小

巴山称谓规范，统称“大巴山”。作为大巴山支脉，“米仓山”这一称

谓继续使用，并成为网红地名、游览胜地。它是四川南江县境内的主

脉（最高峰为光雾山），也是四川与陕西的界山之一。

李烨认为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有关：“米仓山的得名，从廉

水县的设置原因，或者能窥见其一二。廉水县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收集粮食，将粮仓修建于此附近。正是出于军事需求，粮食

也相对安全。宋代汉中粮食以稻谷为主，称为‘米仓’正源于粮食收

藏的大宗而言。在山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来命名一个地方

是一种习惯，以‘米仓’命名该山正符合这一习俗。”⑥

从文献对米仓山的记载看，米仓山得名远远早于廉水县设置，换

句话说，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无关。

《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三《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廉水

县”条：“廉水县，次畿，在府南五十里。绍熙四年（1193）安抚（使）

宇文价奏，于南郑县南路石幢修置廉水县，以便民户输纳，省南郑县

丞，改县令就南尉兼主簿之职，析治诸事焉。”

《宋史卷八十九·志第四十二· 地理五·利州路·兴元府》：“次

府，……县四：南郑（次赤），城固（次畿），褒城（次畿），西（次

畿，至道二年割隶大安军，三年还隶，有锡冶一务）……南渡后，增

县一：廉水（次畿，绍兴四年析南郑县置，以廉水为名）。”

《舆地纪胜》记载廉水县绍熙四年（1193）设置，目的是“以



便民户输纳”，即囤积、中转军粮，支援宋军抗金。《宋史》记载绍兴

四年（1134）析南郑县设置廉水县。两书记载设县时间不一，孰是

孰非，待考。但从时间段看，都在宋金战争期间。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廉水》：“在府城

西南四里。《梁州记》：‘水出大巴山北密谷中，流经南郑县西龙冈山

下，又北至褒城县境入于汉。’今府南十五里有杨村堰，又南五里为

鹿头堰，又南五里为石梯堰，俱引廉水以溉田。”

廉水县治位于今汉中市南郑区廉水镇廉水村。米仓道由南郑出

发，循廉水而上，抵廉水县，经今南郑区新集镇一带平川，南达黄官

岭，便进入米仓山，然后通往四川南江、巴州等地。

结语

米仓道作为夏末商初巴人开辟的一条通道，其重要性在于：北上

夺关中占中原必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夺汉中，南下亦必先夺汉中然后

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征巴蜀据西南，其主要用途就是军事。唐代，米仓

道直接连通山南西道治所兴元府，也是直接连通京师长安的大道，并

且有地方政府维修从而保障其畅通（太守郑子信组织符阳郡民众维修

道路）。宋代，它仍然通往利州路（南宋属利州东路）治所兴元府，

同样有人维修道路。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遗址，有宋宁宗嘉

泰三年（1203）秋修路碑，记载以侯南基为首的道教信众任用道士

何永德修路事：“古道江边，夏水暴涨，则不便往来。命道人何永德



凿崖载石以取道焉，庶为千古不朽之迹。谨题流离关。大宋癸亥嘉泰

三年秋，科首侯南基洎当境信士。石匠赵忠顺记，张刚书。”所谓“凿

崖载石以取道”，就是开山取石修建石板路。维修米仓道除了地方政

府主导外，当时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唐宋时期，米仓道沿途州、县

基本都在一个政区内，官员视察，文书传达，商旅往来，其通行率达

到了历史时期的高峰。元代设立行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分陕西四川行省为陕西、四川二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二为一，至元二

十三年（1286 ）又分为二〕，陕西行省治安西路更名奉元路，兴元

府属之，此前以“山川形便”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原则被弃之，继

而被以“犬牙交错”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形式所取代，兴元府与巴

蜀长期同一政区的格局被打破，除了商旅，再无政治上的联系，米仓

道开始边缘化，通行率大大降低。明正德初年“鄢蓝之乱”后，地方

官员审势稽变，为加强防务，嘉靖年间先后在米仓山区重建米仓关、

巴峪关，米仓道一度时间被管控。至清代，米仓道逐渐被行人冷落。

“攀林渡涧只啼乌，绝迹村烟山径迂。”（王经芳《从汉中至南江》）

清康熙初期，米仓道已荒芜如此。至道光年间，已是“路途崎岖，殊

属险骇”。（张复旦《登元山怀古并记》）到了光绪年间，“冰雪裂我肤，

荆棘塞我途。我马瘦不行，我仆病且呼。头上雨如注，脚下疑无路。

车夫前脚行，路在泥途处。路窄低复高，泥中石如刀。石割血流踵，

叫苦声嗷嘈。前者未插脚，后者屐复脱。一人几双屐，一日几摸索。

艰难荷行李，泥中行复止。屈指三日程，苦于千万里……”（孙清士

《南江行》）“寥落人踪少，艰难行径微。藤梢横碍眼，石角乱勾衣。”



（孙清士《南江道中》）民国时期，除了当地居民行走，外地行旅越

来越少，凡北出四川南入四川者，大多走金牛道。究其原因，一是明

清以来行人稀少导致道路杂草丛生，逐年荒废，并且鸷兽出没；二是

山体崩塌、水毁水淹，道路局部中断，官府不维护，民间亦无人修补，

加之北上翻越道路曲折、险象环生的米仓山这一天然地理屏障，行走

时间长、食宿成本高，行人改走他途。

“米仓道”命名，无论是与巴蜀之民给刘邦提供军糈、“米贼”

于通往巴蜀之道建义舍置义米有关，还是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用物

资或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一个基本事实是：如此的多种可能性中都

隐含着与粮食的关系。粮食构架、支撑起一个历史事实——战时，这

条道路的主要功能就是输送粮草，即便不输送粮草，也与战争密切相

关——从早期巴国军队出征助武王伐纣，到萧何追韩信（王象之《舆

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两角山”条对

此记载的按语尤为精辟）、张鲁入巴中、张郃进军宕渠为张飞败还、

王宗侃被李茂贞围求救于蜀主王建、吴曦叛宋降金四川宣抚使程松弃

兴元由巴州遁阆州，《元史》卷三《宪宗纪》“是时，军四万，号十

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

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戊午，宪宗

西征，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遂命进

为总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

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都是经过米仓道或直接发生于米仓道上的战



事。可以说，这条古道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战争记忆。从“米仓道”命

名，也可看到《读史方舆纪要》注重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编撰特征。

米仓道是巴中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存在数千年、具有清

晰而独特辨识度的古道，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是各个历史时期政

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

见证，它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也表征着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

米仓道的存在既代表巴中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先贤对它

深刻的地理认知与真挚的情感，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体现和文化传承

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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